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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天之际，安放安属？

隅隈多有，谁知其数？

屈原：《天问》

无青无黄，无赤无黑，

无中无旁，乌际乎天则！

巧欺淫诳，幽阳以别，

无隈无隅，曷懵厥列！

柳宗元：《天对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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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得合作者同意

谨以本书献给我已经逝去的

母亲张忠春和妻子朱翠媛

以铭志我心中

永不磨灭的纪念

她们都是我的社会大学老师

是我精神生命的起点

作为一份菲薄的礼品

我还想将本书献给

我的母校

复旦大学

因为我在这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了四十年

开始了我观察、鉴赏、研究大学的历程

愿母校

与天同寿

万世常青

杜作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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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头

一 个 研 究 领 域

１

万事开头难。

要写一篇短文章，开头就有点难；要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要

写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，开头就更难。据说，老托尔斯泰在

写他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，为如何落笔第一句，竟想

了好多好多天，最后却用了很平常的一句，“奥布朗斯基家里，

一切都乱了。”这样的开头，最大的特点是不俗气，但却也不

经典。可就是这样的开头，又被奉为典范，因为它立刻把读者

引进了作者设计的世界。不过，作家可能还是觉得太平凡，在

出版时竟又在前面加上了那句令人永远传诵和思忖的名言：“幸

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”世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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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幻，往往令人难测。

可是，笔者能奉献给诸君的只是一本学习之作，既无名家

之作的高品味，更无时贤专著的大气概，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

和水平，写个平平的开头。就算“前言”也好，“序言”也好，

“楔子”也好，反正是个开场白吧！

看来，只能这样开头：这是一个研究领域，笔者想进入这

个作为研究领域的大学。

研究，也得看是谁在做，以笔者的能耐来说，其实这个领

域还是学习的领域。这里的“研究”是与“学习”（犾犲犪狉狀）相
近的研究，而不是与“探索”（狉犲狊犲犪狉犮犺）等同的研究。英文

狊狋狌犱狔说中了我们的情况。所以说，本书是“学习之作”，也就
是这个意思。

但愿诸君千万别以为这是客套和谦虚。笔者的确有些战战

兢兢，有时甚至不知所措。这还得从写作此书的初始动因说

起。

说来有点离道，笔者内心是想通过学习和写作获得一种解

脱，追求一种快乐。

这是试图释去疑问或困惑后的解脱和快乐！

试想，今天的世界，大学有多热：那么多人想去上大学，

其竞争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足球“世界杯”；还有那么多人都

想与大学发生联系：商人、学者、外交家、政治家、避难者、

观光者；文凭、地位、荣誉、金钱，似乎大学都能给，或者今

天，或者尔后；有的人想操纵大学，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，利

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；有的人批评大学、攻击大学，其动机却忽

明忽暗。看到现在的大学热，又使人想起曾经出现过的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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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，冷若冰河。

试想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把大学推得高而又高，

甚至高不可攀，另一些情况下，人们又把它比得泛而又泛，以

至于有“社会大学”、“社会大课堂”乃至“餐桌大学”、“家庭

大学”之谓？为什么有的社会把上大学人数的多寡，作为评估

社会平等的一种标尺，有的社会却又耽心上大学人数过多会成

为不安定因素？有的时候有人说大学办不办无所谓，有的时候

却有人说要争取几年内实现人人都上大学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

么会有人把大学与高等教育等量齐观，或者以它们作相互顶

替，这合适吗？有的地方，私立大学内可以办公立学院，有的

地方公立大学内可以办私立学院，但另一些地方私立大学却要

国家下达招生指标，发国家的毕业文凭？这只是有趣呢，还是

也有道理？

最使人感到需要释疑和解惑的还是大学这种机构本身。它

看来好似坚不可摧的刚体，可以承受战火、灾荒的沉重打击，

死而复生；它也可以经受政治动荡，甚至改朝换代的颠簸，乱

而后治。慈善家光顾大学，独裁者也向大学顶礼膜拜，宗教及

其改革者们对大学更是情有独钟。它看来又像是柔顺可人的婢

女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命于社会 主人对它的使唤。它亦

刚亦柔，似乎还具有高级生命有机体的灵性。除了国家的政

府，还没有一种社会机构能与之相比拟。

大学究竟是什么？大学应该是什么？大学实际上在做什

么？它实际上又能做什么？大学还会变成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大

学的冷和热？为什么会有大学的兴和衰？为什么会有人去诊断

“大学病”和“新大学病”？⋯⋯

—３—

开头 一个研究领域



所有这些问题，常常使人魂牵梦萦，寝食难安，因为笔者

学习在大学之中，生活在大学之中，工作在大学之中。

之所以想进入这个作为研究领域的大学，并且是离道而进

因为笔者自己需要释疑和解惑，不为发现那些时髦而高贵的原

则和原理，也不为用没有的发现去获取赞美和奖励，更不为以

之去“点化”他人。这真的是在学习，稍高一点说是在鉴赏，

再稍高一点说是比较，多少带一点理性的比较，为的是解除困

惑，获取快乐。当然，很希望读者也来助我解惑，一同来享受

解惑后的快乐。

在书堆中找快乐的人，很容易记住古罗马时代那位快乐派

哲人卢克莱修（犔狌犮狉犲狋犻狌狊）。在长诗《物性论》中，他曾写过：
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；站在堡垒的窗前看下

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；但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

在真理的高峰（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，在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清

新而宁静的），目睹下面谷中的错误、漂泊、迷雾和风雨相比

拟的。笔者很少有伫岸看海船的时间与雅兴，更没有临窗观血

战的机会与豪情，所以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方面的快乐。虽然间

或也有在真理的高峰俯瞰人世百态的种种感叹，但绝没有达到

过可以称为快乐的那种境界。笔者寄希望于进入作为一个研究

领域的大学，争取多少获得一些这方面的体验。其实，真要达

到卢氏那种快乐的水平是很难的；人世间真正快乐的地方恐怕

都是很难到达的。佛家说，极乐世界在西天，笔者肯定到不了

西天，但又不愿进地狱，尽管那里的门可能是科学之门。作为

只希图人世快乐的常人，硬着头皮走进的虽然只是这样一个作

为研究领域的大学，但这也是很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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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我们还是要欢迎尊敬的读者朋友：请进来浏览一下

吧。这儿虽然有艰难，但却是一个有趣的领域，琳琅满目，应

有尽有，看看也高兴，知足常乐嘛！

２

好在我们远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。

在国外，特别在西方，对大学进行研究的起始时期有待考

证，但到１９世纪，已有不少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并且出了不少
著作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因为这也是一个使理性主义和思辨

哲学可以一显身手的领域。人们常常提到的有德国人犑．犌．
费希特的《大学的理念与构想》（１８１７年）、休伯的《英国大
学》（１８４３年），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《大学的理想》（１８５２
年）、赫胥黎的《科学与教育》（１８９２年），法国利阿尔的《大
学和学部》（１８９１年），俄国皮洛戈夫的《大学问题》（１８９５
年），美国人亚当斯的《威廉·玛丽学院》（１８８７年），等等。
到了２０世纪，这种研究的兴趣似乎有增无减；前期的著

作包括了德国人保尔森的《德国大学》（１９０６年）和雅斯贝尔
斯的《大学的观念》（１９２３年），英国弗希尔的《大学在国家
生活中的地位》（１９１９年）和怀特海的《教育目的》（１９１９年）
以及拉什多尔的《中世纪大学》（１９３６年），美国弗莱斯纳的
《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的大学》（１９３０年）、莫里森的《哈佛三百
年史》（１９３０年）和赫钦斯的《大学的起源》（１９２３年）等等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以大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，仍旧不断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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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。如犇．里斯曼的《大学革命》（１９６８年），永井道雄的
《日本的大学》（１９６９年）与《大学的可能性》（１９６９年），麻
生诚的《大学与人才培养》（１９７０年），潮木守一的《近代大
学的形成与变迁》（１９７３年），伊藤恒夫的《大学的现实与理
念》（１９７３～１９７４年），阿什比的《英国、印度和非洲的大学》
（１９７１年）与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（１９７４年），克拉
克·克尔的《大学的用处》（１９６３年），以及博耶的《美国大学
教育》（１９８７年）等，但出现了新的态势。
第一，由于世界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，教育的规

模、它的实践性和社会性都被大大地扩展了，高等教育作为一

个应用学科的概念已逐步形成共识，许多关于大学的研究已

“掺和”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之中。这并没有表示研究者们对作

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学的兴趣有所减弱，翻开任何一本高等教

育方面的著作，几乎绝大部分仍然讲的是大学，这就是明证。

笔者有时甚至想为高等教育鸣不平：有些冠以“高等教育”名

称的著作，何以不喜欢把他们的研究推向高等教育，却要专心

钟情于大学？诚然，时至今日，正规的、传统类型的大学，仍

旧是高等教育的核心。研究中的“掺和”现象，既说明大学在

今天制度化的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，也说明人们对大学的研

究兴趣，至少不减当年。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研究领域，大学

具有好像是万能的价值和作用，不管真的是不是这样，人们相

信它。

第二，由于研究人员的逐渐增多，出现了许多研究机构和

组织。这些机构和组织大都是以高等教育方面的协会、研究中

心等面目出现的，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犝犖犈犛犆犗），其下属
—６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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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（巴黎）高等教育局和（布加勒斯特）欧洲高等教育中心、

设在委内瑞拉的加勒比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等。新加坡的亚太

地区高等教育和开发研究所也受它的支持。除此之外还有上百

个地区性的组织，如在纽约的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，在荷兰的

欧洲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协会；还有各个国家的组织，据说这

可能有上千个，如美国的高等教育协会、美国教育理事会，英

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协会等。也有一些研究机构和组织还保持着

直接面向大学的称谓，如设在巴黎的国际大学联合会，设在日

内瓦的欧洲大学校长常设委员会，以及拉丁美洲大学联合会和

非洲大学协会等，它们都是研究的协调性机构，有如美国的大

学协会等。但像日本广岛大学的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其它一些

国家的类似机构，则是进行具体研究操作的机构。

第三，各大学院校由于开始重视对自身的现状分析、检查

和评估，重视自身对大学外部环境的适应情况的调查，开始了

所谓“院校研究”并且建立了许多具有实质性研究使命的机

构。此举最先出现于美国。现在，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之中，特

别是规模较大者，一般都设有院校研究机构。欧洲人的院校研

究也可以追溯得很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纽曼、费希特等人的

著作也可以认为是院校研究的产物，但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宏观

或者更富理性，而后起的美国院校研究则更务实一些。目前，

欧洲人的院校研究实际上已加盟在北美的院校研究圈中，其中

主要是在美国的国际性院校研究协会，至少受它的影响较大。

不过，１９８９年也正式成立了“欧洲院校研究协会”。
第四，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情报资料与学术期刊不断出

版，这进一步扩展了研究成果，凝聚了研究队伍，也深化了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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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内容。这一态势，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和热情，

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学乃至高等教育学科已确立了自身的不

容争议的地位。这些期刊包括国际大学联合会（巴黎）的《通

报》、英联邦大学协会的《最新情况通报》、犝犖犈犛犆犗欧洲高
等教育中心的《欧洲高等教育》、欧洲高等教育和发展协会的

《高等教育 国际高等教育和规划》、许多法语国家大学协会

的《大学》等；还包括许多国家有影响的杂志，如加拿大的

《大学事务》，美国的《变革》、《学院和大学》、《高等教育纪事

报》，德国的《大学教育》、《高等院校通报》，英国的《太晤士

报高教副刊》、《大学史》、《高教研究文摘》、《剑桥教育杂志》，

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《大学论集》，印度的《高等教

育杂志》和墨西哥的《大学》杂志等。据称，具有国际影响的

期刊，不下六十种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也只是赶浪潮的人，虽然赶好浪潮也很

难。

３

在我国，研究大学的历史与大学本身一样，有同样可引我

们骄傲而自豪的古远。只不过，在本书中，笔者将近代大学产

生前，被称为大学的那些机构，认定为古典大学（或学院），

有时也认其为前大学，但在写作时，除非需要，也常常随俗呼

之。

根据熊明安先生的考证，我国古籍《大戴礼·保傅》、《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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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中的《文王世子》等篇章，都有有关周代初期大学的记载

或论述。此外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学记》及《管子·弟子

职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也都录有关于大学的言论，“大学之

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更被许多人推崇为是

对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的精辟语录。

又据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的记述：“孝武初立，卓然罢黜百

家，表章六经，遂畴咨海内，举其俊茂，兴太学⋯⋯”，我们

知道了汉武帝时设置太学的事实。太学建校中的办学思想，在

当时名儒董仲舒的《对策三》中也有所论证。在《新唐书·选

举志》中，有关于唐代国子学的课程、学制以及科举、授官的

记述。其它讲当时大学的古籍文章，包括：宋代理学家周敦颐

的《通书》，教育家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《近思录》、《静江

学府记》、《福州州学经史阁记》等；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《观

德亭记》；清代陆世仪的《思辨录》等。

这些篇章，从时间上，跨越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达两千

多年之久，在这样发展非常缓慢的超稳定的社会情境中，作者

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。而且有的论说，仅仅是片

言只语，既过分原则，也太空泛；有的章句虽然文字优美，也

有耐人寻味的意蕴，但总体上，也只具有像古董一样的鉴赏价

值，与现实中的近代、现代大学很少能发生关联。

历史跨越至近代，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进入了半封

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。列强之坚船利炮，既动摇了封建统治

绝对权威的政治基础，也动摇了它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基础。随

着新式学堂的逐步建立，西方教育思想的不断引入，对大学的

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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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的大学研究，随着建西方近代模式大学的创议而展

开，表明这一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气象。但文论著述仍取一事

一议的样式，未成系统。如１９０１年张百熙的《变通翰林院规
则》和１９０２年写的《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》等。严复则大量
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，其中包括大学教育，时称“高等学堂”

的教育思想。以后，蔡元培则通过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

说》（１９１７年）、《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》（１９１９年）、《湖
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》（１９２２年）、《对于学生的希望》
（１９２０年，毛泽东担任记录的讲演稿）等，宣传自己对中国办
大学的主张和方针；杨贤江也通过自己的文章和书稿《教育史

犃犅犆》（１９２９年）、《自然界里的生活》（１９２１年）、《对于平民
大学的感想》（１９２２年）、《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 官学与私
学》（１９２８年）、《中国教育现状批判》（１９２９年）等文论，阐
述自己对大学和大学生的见解。

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，随着大学和整个高
等教育系统在规模上的巨大扩展，教育体制的渐成规范，以及

大学功能的日益完备，大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，进一步引起人

们的重视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参与研究的人员增多，相关

的学术组织和机构林立，相关的刊物数以百计，每年发表的文

章包括译文、论文估计约１５万篇。这被认为在其它发展中国
家及至发达国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。

对于研究成果来说，其质量和水平我们很难作有把握的评

价。虽然笔者有很不满足的时候，但觉得这是我国整个现代化

建设事业的反映，我们很难超越其它各个方面的效益和效率，

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研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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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仍然可以对研究成果的外部特征进行一些尝试性的

描述，对其内容的指向性进行一些区划，当然也是试探性的。

首先，是“掺和”甚至“顶替”的现象，可能更胜于西

方。例如在一本名为《高等教育》的全国核心期刊（我们是任

取的一本）中，它有一个“教学研究”的栏目，不仅所有四篇

文章的内容，都是讲的大学和大学本科生的教育和教学，而且

标题题目也几乎完全是“大学”的：《论走向新世纪的文科教

育改革》、《论情感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》、《提高本科生毕

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思考》、《影响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因素和解

决方法》等。当然，大学中也有高等教育，而且前已述，它还

是高等教育的主体，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讨论。

这种掺和或顶替的现象在许多编、著的大部头作品中也很

普遍，包括好几部著名的《高等教育学》及其它分类或专题性

著作。

可以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，但本书无意于拒斥或批评

它们；相反，笔者甚至还是很高兴，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人们

仍然普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，只不过采取了钻“冷门”的直截

了当的态度而已。

其次，是个案研究的热情很高，这方面的著作特别多。

其中以湖南教育出版社８０年代中期推出的《世界著名学
府》丛书的规模最大，原计划出《哈佛大学》、《剑桥大学》、

《北京大学》等６０所大学，每校一本，现已出了５０多本。
还有就是全国各大学都各自编写自己的校史或校史资料，

仅笔者收藏的就有：１９９２年出版的《南京大学史》、１９９５年出
齐的两卷集的《复旦大学志》、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两卷集的《北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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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 天津大学校史》、１９９０年版的《华西医科大学校史》
等；此外，还有中山大学编的《中山大学校史（１９２４～
１９２９）》、四川大学编的《四川大学史稿》、武汉大学编（内部
交流）的《武汉大学校史简编》、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汇

集并正式出版的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、《北京大学校史资料》

等。

另一类个案是汇集成册的大学个案序列。其中笔者所知的

有：１９８８年由卫道治主编的《智慧的摇篮 世界著名大学述
略》，该书收集编写了美、英、德、法、日、苏等六个国家的

２５所著名大学的材料，每所大学一篇文章，写作者研究评述
的份量较大；１９９０年由黄展鹏主编的《中国著名大学概览》，
共收录中国大陆的著名大学共１６２所，资料介绍较全面；以及
由杜作润主编并于１９９４年出版的《世界著名大学概览》，共录
入世界五大洲３８个国家的１０４所著名大学，该书除《前言：
大学之道》之外，每所大学有一篇资料性的文章，但在校长办

学思想和办学特色方面更受重视，全部资料都是９０年代前后
的最新资料和数据。

所有这些个案研究，都是笔者研究和写作本书的重要参考

文献。

第三，是分类、分专题研究比较普遍。编、译、著的著作

及论文都有这种特点。其中，为笔者等经常参阅的著作有：朱

九思等主编的《高等学校管理》（１９８３年）、宓洽群的《大学
教学原理》（１９８９年）、杨德广的《大学德育论》（１９９０年）、
潘懋元主编的《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》（１９９５年）、王亚
朴主编的《高等教育管理》（１９８３年）、匡兴华主编的《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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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的科学研究》（１９９１年）、熊明安编著的《中国高等教育
史》（１９８３年）、付克著《中国外语教育史》（１９８６年）、电子
科技大学出版的《中国电子工业高等教育简史》（１９９５年）、
郭玉贵的《美国和苏联学位制度比较研究 兼论中国学位制

度》（１９９１年）、符娟明等编著的《比较高等教育教程》（１９９０
年）、杜作润的《高等教育的民办和私立 比较研究》（１９９３
年）、李国钧主编的《中国书院史》（１９９４年）、蔡克勇编的
《高等教育简史》（１９８２年）、吴毓等翻译的《剑桥奇迹
高技术在大学城的成长》（１９８７年）、［美］杰西·格·卢茨著
《中国教会大学史》（１９８７年曾钜生译）、［加］许美德和［法］
巴斯蒂等著《中外比较教育史》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等

１９９０年合译，该书的英文原名为：《犆犺犻狀犪狊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
犐狀犱狌狊狋狉犪犾犻狕犲犱犠狅狉犾犱：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犲狉》，供参考。）、
［英］阿什比著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（滕大春、滕大生

１９８３年译）、［美］博耶著《美国大学教育 现状、经验、问
题及对策》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１９８８年译）、［美］布鲁
贝克著《高等教育哲学》（王承绪等１９８７年编译）等等，可能
至少有上百种。其中，有许多著作，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都有

很高的指导或参考价值。

第四，虽然指明讲大学的著作不多，但以《高等教育学》

为书名的著作也已不少。前者，我们知道有孟宪承的《大学教

育》（１９３３年商务印书馆出第一版）；后者则除潘懋元的前后
两部（１９８４年的两卷本、１９９５年的单卷本）之外，还有郑启
明和薛天祥的一卷部（１９８５年）。此外，还有杨德广的一卷
部，书名为《高等教育学概论》（１９９１年出版）。虽然笔者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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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将这些著作当作必读书，并从中受到启发。它们既是笔者向

学生讲授“高等教育学”这门课的主要教材，也是笔者自己进

入高等教育这一学习领域的教材。但是，我们还有不满足的地

方。这些著作虽然的确掺和着讲大学，如前面所述及的，但有

时为要照顾高等教育的各种层次、模式、方方面面，不得不将

实体机构的大学拔“高”，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学的实在

性、具体性。笔者的困惑依旧：

大学究竟是什么？大学应该是什么？大学实际上能做什

么？大学还会变成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大学的冷和热？⋯⋯

４

长时间的思考，一时间的“顿悟”，这被学习心理学认为

是一种学习的模式。

面对着这综合性的、历史的、比较性研究的作者不多的情

境，面对着这指名道姓讲大学，跨类别、跨时限、跨地域研究

成果近乎空白的情境，我们的确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思考。此

外，还有那么多的困惑，那是实实在在的烦躁、苦恼与难受。

“顿悟”，是在偶然读到一篇鼓动研究“北大学”即“北京

大学学”的论文之时产生的。这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。它

的开篇第一段就写得字句铿锵，豪气干云：“中华学术，源远

流长，博大精深。迨及中国近现代，世纪百年，岁月沧桑，西

学东渐，中西融合，新旧激荡。中华学人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

（原文如此 笔者注），推动近现代学术在争鸣中发展，在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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